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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 农村 四川限电 高温 热射病 老人问题

【编者按】当高温撞上大面积限电，激增的电费和烦闷的燥热以一种矛盾又荒谬的方式，同时出现在四川居民的生

四川限电下的农村：断电的炎夏，村民在等待“国网”

「农村设备的运营维护成本远高于城市，为农村供电是‘高投入低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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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刚刚过去的8月，干旱导致的水电缺口、西电东送的电力调度、入川输电通道偏小，以及炎夏空调耗能暴

涨，给四川带来了一场“供电危机”。

危机在城市和乡镇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当城区居民在限电高峰期“只用”经历8小时左右的断电时，乡镇居民面

临的是更不确定、更频繁也更漫长的断电生活。在极端气候的造访下，被遮蔽的农村供电问题，重新暴露于公众视

野。

村里停电后，吴素琼成了“空调游民”。白天家里停电，就骑车去镇上有冷气的侄女家。晚上侄女家也停电

了，一行人又一起回到刚来电的吴素琼家。40℃的持续高温下，一家人“不断追寻着冷气。”


吴素琼感到今年夏天前所未有地热。家住四川达州市农村，今年50岁的她变得“离不开空调房”，白天也不

敢再下地干活。

入夏过后四十多天没有下雨，地里“干得一塌糊涂”。吴素琼只能趁深夜降温“抢救”部分农作物。家里的一

亩水稻通常在三月中旬播种，四月下旬插秧，处暑后（八月下旬左右）收割。但今年的连续高强度日晒，

让收稻子的时间被迫提前。立秋过后七八天的八月中旬，吴素琼就带着家人下地，凌晨一点挂着手电筒割

水稻，一直忙到天亮。

因为持续高温干旱，“农村已经没有菜了”，吴素琼说，除了水稻和春玉米，今年种的油菜、绿豆、花生等

其他作物“都指望不上了。”


今年夏天，中国大陆包括四川省在内的多个省份遭遇了罕见的持续高温。7月21日至8月30日，中央气象

台连续41天发布高温预警，期间35℃、37℃和40℃以上高温影响面积分别达到了452.9万平方公里、

328.6万平方公里和141.8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10.5亿人、8.1亿人和3.0亿人。


地处西南的川渝地区成为全国高温中心，最高气温持续超过40℃。8月18日，重庆北碚国家气象站气温升

至45℃，连续两天打破站点气温历史极值。四川达州、遂宁、南充、宜宾等地冲破41℃。据四川省气候中

心监测评估，7月28日至8月26日持续高温事件综合强度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强。


60年来罕见的持续高温还伴随着极端干旱。7月以来长江流域大部分区域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四到五

成，流经川渝地区的河段水位严重下降。

今年56岁的谢霞是重庆人，她告诉端传媒，往年很多人夏天会到嘉陵江游泳，但今年夏天嘉陵江就像进入

了冬季枯水期，甚至比枯水期最低水位还严重，一些原本淹没在水中的滩涂裸露出来，嘉陵江几近断流，

“水都没有了，干透了。”



高温和干旱，导致以水力发电为主的四川电力供应大幅下降。为避免更大面积的拉闸限电，川渝地区在8月

中旬暂停了部分工业用电，对居民用电分时段采取限电措施。川渝居民也因此见到了城市的另外一面。八

月中旬，重庆地铁车厢内照明灯未开，只留下上方滚动的电子标语透出些许红光，市民摸黑前行；成都春

熙路上，大型购物中心内灯光暗淡，广告牌不再亮灯，仍供电的部分路灯在大片的漆黑里显得格外扎眼。

当高温撞上大面积限电，激增的电费和烦闷的燥热以一种矛盾又荒谬的方式，同时出现在川渝居民的生活

中。吴素琼家是一栋两层楼的住宅，她告诉记者，今年八月一个月的电费就相当于前半年电费开支的总

和。“就算足不出户，从空调屋移到其他屋子也待不住，像火烤一样难受。”停电后，屋内更加闷热，吴素

琼只能靠一把扇子消暑，“（热得）心里很难受。”

家住绵阳市三台县的罗颖也为今年夏季的频繁停电烦恼。以往的夏季，她家所在的中心镇很少停电，今年

入夏后频繁的停电已近半个月，8月17日后甚至每天停电两三次，“七八个小时，没有风的时候像蒸笼一

样。”唯一不受影响的是洗澡，“因为水直接是热的，”罗颖略带无奈地说。

不过，罗颖所在的三台城区“情况还好”，她从不同朋友口中听说，周边乡镇“严重更多”。“城区和乡镇的情

况差异很大，但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可能是政府的调配问题吧。”

2020年9月10日，中国四川省凉山彞族自治区，一名穿彞族服饰的女子在山路上走过。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限电下脆弱的乡镇 


在这场大面积的限电中，乡镇远比城市脆弱。三台县西平镇村民张莉救助过一名倒在路边的老人。8月17

日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有村民发现一位老人倒在了路边。张莉在社区微信群看到老人倒地不起的照片后，

立刻坐上邻居的电瓶车赶往老人倒下的地点。五分钟后她赶到现场时，120救护车也刚好抵达。

张莉和医护人员一起把老人抬上了救护车。这天，西平镇的日间气温仍然高达40℃。“我摸到他的时候，

（感觉）体温非常烫，”张莉回忆道，“老爷爷的假牙都松了，就在嘴里晃，呼吸特别急促。”

“当时老人还背着背包，也没有人给他脱下来。”在现场帮忙的张莉很着急，叫人一起给老人卸背包、解衣

服，希望能缓解老人中暑的症状。但赶来现场的医护人员好像并不太紧张，她听见一名护士打电话给县人

民医院的领导，问“如果老人半路死了，是往殡仪馆拉还是往医院拉”。老人的子女当时仍在外地，没有家

属能决定老人的去向。两天后，张莉从村干部那里听说，老人在医院离世了。

从8月初到8月中下旬，三台县几乎每天都在经历高温红色预警，40℃左右的气温是常态，体感温度逼近

50℃，夜晚温度也维持在34℃左右。与高温同时出现的，是频繁的长时间停电。张莉说，8月10日开始每

天停电的时间越来越长，最糟糕的时候“一天停五次，一次三四个小时，相当于一天可能就来电四个小

时”。她八个月大的孩子全身起满了痱子。

两年前父亲患病后，张莉从成都回到西平镇老家。她从事网络社群运营工作，不用坐班，可以同时照顾父

亲和孩子。张莉家隔壁住着一位独居的患癌老人，她有空会过去帮忙照看。停电这些天，她去老人家敲门

时心里会害怕，“我怕他在家里不行了。”

同在西平镇的杨惠目睹了邻居老人的离世。老人80多岁，因为阿茲海默症已经被困在轮椅上多年，靠儿媳

妇和儿子照顾。杨惠说，限电以后一天停电10个小时左右，老人吹不了风扇，家里也没有空调，朝西的房

间即使到了晚上，温度仍然偏高，老人这才“热过去了”。杨惠认定老人“就是热死的”，尽管没有医学证明

老人死于热射病。去世后隔天，老人的家属就安排了下葬。

“持续高温下，老人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博士后何盈恩告

诉端传媒。何盈恩的研究方向是高温与公共卫生，她解释道，当外部环境超过人体大致正常核心温度

37℃，为了维持体内热平衡，人通过排汗、减少运动、吹冷气等方式降温。一旦外部环境温度过高，降温

条件不足，人体自身无法实现热平衡，高温对人体的伤害也随之产生。人们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

肌肉抽筋等轻重程度不一的症状，严重时可能死亡。



何盈恩说，有研究表明，60岁后老人的体温调节能力普遍开始退化，可能无法及时意识到高温给身体带来

的伤害，从而耽误救治。“如果症状已经产生，你的身体叫你停下来，其实已经晚了。”她补充说，有基础

疾病的老年人更易受高温影响使病情加剧。以心血管疾病患者为例，高温下相关器官需要更多能量帮助身

体散热，导致运作压力加剧，患者情况极易恶化。加之目前公众对高温如何危害身体健康仍普遍缺乏常

识，老人可能更无法判断自身身体不适是否与高温有关，甚至可能盲目忍耐高温。“最好有人密切关注他们

的状况。”何盈恩说。

潘月的奶奶患有高血压，高温停电的日子里，老人的食欲和休息状况都不如往年，血压也增高了不少，“她

总说自己头晕犯困。”幸运的是因和家人同住，潘月奶奶没有出现更严重的症状。

就读于西南某大学的潘月，暑假回家为商科类资格考试做准备，但暑热让她无法专心。潘月一家住在三台

县东部某下辖镇，每天停电的情况持续了近半个月。最初一天停两次电，每次两小时。8月18日过后，停

电情况愈发严重，每天停三个小时、来三个小时，停电时间有时甚至在夜间十二点和凌晨三四点之间。

因为镇上不少商铺有自备发电机，潘月家亲属会约镇上其他老人一同去商店吹空调，“人多起来之后，铺子

里未必很凉快，但比家里好。”潘月感叹，晚上休息时一家人“根本不敢在房间里睡觉，凉席都是烫的”，爷

爷奶奶只好在屋子外的躺椅上过夜。

潘月朋友的母亲在县中医院工作。据她透露，8月中下旬中医院和县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住了不少热射病

患者。三台县人民医院一名医生也证实，当地热射病患者较往年确有增多趋势。



2022年8月23日，中国四川省遂宁市，一名村民抬水桶前往水车打水。摄：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热射病是今年夏天中国大陆媒体和社交平台讨论的热词。何盈恩说，今年引起广泛关注的“热射病”并非医

学领域的新词，而是公共舆论场中的新词。相较于中暑症状可能达到的严重程度，中文语境下“中暑”一词

往往语义过轻，不足以让人重视高温的危险性。当人体核心温度达到40℃时，由于高温影响器官正常运

作，人体器官存在衰竭风险，身体的自动调节也可能随之停止，“最后很可能导致死亡。”何盈恩说，过往

有研究表明，高温天气下，医院收治的病人总数和死亡率都有升高趋势。

断电不仅加剧了高温对人体的危害，还带来了其他安全隐患。家住三台县城区的孙伟是体制内文员，和长

辈一起居住。他和爷爷奶奶有时会去车库或河边乘凉。但身处昏暗环境时他不免担忧：假如老人在缺乏照

料的情形下独自前往，谁来保证他们的安全？

“很多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凌晨一两点还坐在地下车库里。他们没有网络也没有人聊天，只能坐在那里静静

等电来。”孙伟说，很多老人不敢出门，因为担心和家人失去联系。停电发生后，孙伟时常在微博上分享他

搜集的相关信息，包括停电时间表、投诉热线等。“很多地方停电的同时伴随着断网，一些独居老人的儿女

联系不到老人，会在网上找我帮忙。”

与乡镇朋友相比，孙伟家幸运许多。在三台县城区，孙伟和家人每天“只用”经历八小时左右的停电，通常

在下午和晚上两个时段。而前不久，一名被派驻到镇上的同事因中暑倒地，至今仍在医院治疗。

备受质疑的地方供电公司 


与高温限电一同折磨着乡镇居民的是，停电时间长而且不确定。什么时候停，停多久，这些问题每天悬在

他们心头。

家住三台县潼川镇的自由职业者伊伊，即便在来电时，也“活在精神紧绷的不确定中”。她曾拨打绵阳政务

服务热线反映停电情况，对方让她“尽量克服”，并告诉她“这是错峰停电，随时停，不会通知。”伊伊也给

当地电力公司“永安电力”打过电话，但电话长时间打不通。

孙也曾给当地政务部门打过几十通电话咨询停电安排，“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不清楚、不知道”。对方让他

询问永安电力，但后者的电话总是无人接听。



8月18日当天断电四小时后，伊伊终于拨通了永安电力的电话。对方不确定什么时候恢复供电，只说“三台

每个片区轮流拉闸，上面把闸关了才会通知他们”，并提到“之后停电会越来越严重，一天四五次都有可

能”。当潘月询问是否有停电安排时，对方回应没有。

在“问政四川”的网站上，不少投诉三台县长时间停电的帖子都会提到这家叫“永安电力”的公司。帖子指向

同一个困惑：为什么三台县停电格外严重？

“一提到电力公司大家都在骂。”潘月说，以往每年夏天也会停电，冬天会停，遇雷暴天气也会停，一停几

乎一整天，打着手电筒吃晚饭是常事，但都没有今年这样频繁。年纪小一点的时候，每次停电爷爷都会给

永安电力打电话。对方的回复不是线路过流负荷不了，就是某些地方出现了故障。

“很久以前村民就在反映供电问题了，只不过今年更离谱。”孙伟说，因为供电问题常年存在，县里许多商

户早已自备了发电机。

此次限电中备受质疑的永安电力，全称为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

年，是一家省属国有企业，由国企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四川省水电集团”）控股。

8月18日，永安电力发布高温期停电官方声明解释，缺电为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包括干旱导致水电不足、

国网每日批准的下网负荷小、高热天气致居民生活用电负荷飙升。这些因素都与该公司自有设备和经营情

况无关。永安电力同时称，目前发电负荷“远未达到设计上限”。

居民对这一答案并不满意。当针对永安电力的质疑和传闻不断积累，国家电网成为了部分三台县居民眼中

的唯一出路。在伊伊看来，“如果国家电网不能取代永安电力，三台县未来遇到相同的状况，还是一样的结

局。”

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息，此次限电，由国家电网供电的乡镇区域断电时长和频率要好于三台县乡镇。八

月，达州石梯镇天祠村的吴素琼家停电四天，每次停电五小时左右。四川省简阳市农村独居老人唐立军告

诉端传媒，八月上旬起，家里共连续三晚停电，每次不超过一小时。两人居住的地区均为国家电网供电范

围。

面对“问政四川”和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三台居民“并入国网”的要求，永安电力在18日的声明中否定了这一可

能，称“加入国家电网涉及不同级别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调整”。

三台县发展和改革局则在“问政四川”回应称，永安电力的紧急停电属无奈之举，决定权在国家电网手中。

“电力系统的所有电源、输配电网络均是统一调度管理，而调度由国家电网掌握，因此永安电力只有服从绵

阳市国家电网调度中心统一调度。”调度中心要求永安电力接到停运避险通知后，在5分钟内降低下网负荷



家 安 接到 负

上万千瓦。“为了县域电网不发生严重安全生产事故，永安电力被迫选择采取紧急停运避险停电措施，便无

法满足提前告知用户停电需求。”

2020年9月9日，中国四川省凉山彞族自治区，一名男子站在路上赶羊。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小水电的大隐忧 


在科普媒体《知识分子》9月6日发布的文章中，作者、能源领域学者袁家海、林江和张浩楠梳理了今年四

川缺电危机的原因。文章指出，干旱导致的水电缺口、国家西电东送的电力调度、入川输电通道容量偏

小、火力和新能源供电效率偏低以及炎夏带来的空调耗能暴涨，是四川缺电的主要原因。

永安电力公司在8月的声明也给出了类似解释。然而，主流媒体和供电方尚未解答的是，在四川省内，为何

地区间存在明显的电力供应差异。

首先是城乡之间——不论是在地方电网还是国家电网供电的地区，农村居民面对的停电都更为漫长和不确

定。其次是乡镇之间，由地方电网覆盖的乡镇比国家电网覆盖的乡镇更为严重。



要理解这种现象，不可忽略的是四川省内的不同供电主体。 


2002年，在中国国务院部署下，南方电网和国家电网两家央企成为中国大陆最主要的供电公司，占据绝对

市场地位。前者覆盖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后者则囊括除南网五省之外的大陆地区。《财

富》杂志公布的202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3866.18亿美元的营业额名列世界第

二。

除两者之外，还有十余家地方供电公司存在，它们是中国电力市场改革形成的“多元化主体”。2002年4月

国务院出台《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启动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这场改革意在改变当时中国电力行业指令

性计划体制和政企不分、厂网不分的状况，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

四川供电企业主要为国家电网和地方电力公司四川水电集团。其中，国家电网为大部分城市和乡镇供电，

而以中小水电站和农村电网为主体的四川水电集团，则在包括三台县内的至少31个县级供电区域提供供电

服务，供电人口1800万人，约占四川全省总人口22%。

丰富的水电资源是四川中小型水电站发展的优势。“四川地方电力建设主要面向老少边穷地区，治水、办电

相结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彭树青在2014年完成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这些小水电成为四川省

广大山区的电力提供者。

然而，小水电面对极端气候的调节能力有限。《知识分子》的文章提到，四川小水电大多是无调节能力的

径流式水电，不配备大型水库，若来水偏枯则会导致发电量骤降。

分散的小水电站也增加了管理难度。为了“理顺关系”，四川省政府在2011年发布《四川省“十二五”无电地

区电力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指定省电力公司、省水电投资集团分别组织实施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

统筹地方自发自管和小水电供电区。

“国地电争”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则是三台县居民“并入国网”的需求无法得到实现的最大阻碍。中国能源研

究会能效投资委员会原副秘书长韩晓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地方电力公司所存在的区

域，基本都是国家电网在最初没有并网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较穷困落后。当国家电网

想将其再次并入时，因为当地地电企业已经发展壮大，所以比较困难。“在四川、陕西、广西等地都存在这

种情况。”

而从企业的角度看，电力企业为农村居民供电也未必是一门“好生意”。“为了几户人家投入的资源和运维成

本，放在几百万人家会有不同的效果。”某大型电网公司高层王竞表示，农村设备的运营维护成本远高于城

市，为农村供电是“高投入低回报” 。



2020年9月9日，中国四川省雅安市山脚的房子。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比如贵州的农村，很多少数民族住在山上面，几户人家，牵电力线，需要投资几百万的建设成本，而实际

负荷很小。附近没有工业需求，只有日常照明。一年使用下来，只有几万块钱的电费，预计这投资成本几

十年都收不回来。这就是中国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问题。”

同样遇到电力故障，农村比城市更难维护。“城市一个故障，开车20分钟就能解决，而贵州、四川地区农

村，山路坎坷，开车一两天还到不了，运维成本相当高，故障修复时间没那么快。这也是为什么城市用电

更稳定。”王竞说。

事实上，农村电力供应问题积弊已久。2005年发表于《农电管理》的《电荒中被遗忘的农村》一文早已指

出：农村电力短缺是收入、服务不到位、城乡差异以及电力分配次序的四重短缺，本质是多年来城乡二元

结构在电力领域的反映，是农民在公共资源配置上的权益缺失。农村被遗忘只是三农问题在电力配置和消

费中的折射。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气候风险将持续加剧，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也将惯性增长，依靠地方电力公司的乡镇地

区，显然需要更完备的应急预案和综合规划。但王竞对此并不乐观，“比如，建一个成本2千万元的水电站

项目 如果将各种极端情况考虑在内规划建设成本4千万元的项目 建好之后 往往实际使用不到那么多资



项目，如果将各种极端情况考虑在内规划建设成本4千万元的项目，建好之后，往往实际使用不到那么多资

源。”

“这需要超前规划，而超前规划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考虑经济发展，考虑电力负荷增长，考虑建设输送

的周期和成本等。”王竞说，“而规划是根据多年的常态做预测，很难判断今年突然遇到极端天气，也很难

预测今年水量会这么少。如果将所有极端问题叠加在一起，规划的成本就太高了。”

应受访者要求，吴素琼、谢霞、罗颖、张莉、杨惠、潘月、孙伟、伊伊、唐立军、王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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